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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油城的春，今年来得迟走得
也快，刚脱下羽绒服换上薄外套没几
天，长衬衣还来不及穿，短袖便急着上
场了。待我回过神来，已是四月，紫荆
花的花期怕是已经过了。楼下有一条
五十米的紫荆花道，我常去，在初春和
仲春，见紫荆花像是见久违的老朋友
一般。过了仲春，天气变得炎热，紫荆
花也开始败落，预想着是一派颓然的
景象，不舍也不忍，我便不再去了。

搬到城东这几年，我看到的紫荆
花都是满树满树开着的。这里的紫
荆花花色有两种，一种白，一种粉。
老树开白色花，小树是后来种的，开
粉色花。老树们伏在高大的建筑物
下，老是一副病殃殃的模样，不得
劲。花一开，倒是出奇的热闹，像给
老树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裹上了一
件厚厚的貂毛大衣。叶子藏在貂皮
大衣里是瞧不见的，仿佛光有花朵没
有叶子。等风起，那轻柔的皮毛跟着
风漾来漾去，叶子也扑个缝儿探头探
脑的。大自然是最神奇的调色师，这
个说法在粉色紫荆花上表现得淋漓
尽致。那种粉不是一成不变的匀称
的粉，而是像水墨画一样。水墨画有
浓墨、淡墨、极淡墨和焦墨，那么，紫
荆花的粉有着浓粉、淡粉、极淡粉和
焦粉，一片花瓣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
色调，着实令人惊叹。

紫荆花盛放的时候，年轻的老师
们会带着小娃娃来这里“找春天”。阳
光正好，柔和的光线给紫荆花娇美的
面容打上高光。大自然怕也是最高级
的美妆师。盛妆之下，紫荆花丝毫不
害羞，落落大方地站在春天里，任娃娃
们看个够，闻个够，摸个够。风一来，
它们就借机飘在小娃娃的头上、肩上，
钻进小娃娃的眼里、心里、梦里。

我是不看落花的，我总认为：丰盈
的生命才是最具价值的。花也是一
样。 三月下旬，紫荆花已抓不牢枝头
了。四月，只剩一派惨淡的光景。对
着空落的枝头怀念繁花似锦的盛况，
褪去美妆变得丑陋不堪的容颜，繁华
尽失的紫荆花树重现衰颓，如此一来，
不免想到葬花的黛玉，薄命悲情，心有
戚戚。这样“红消香断有谁怜？”的悲
伤出现在春天里是不适宜的。

然而，我又生出了几分愧疚——
我耽于已成定局的困境，心绪凌乱，
结果错失了久违的老朋友，心中始终

不安。是该去看一眼的，去看看空落
的枝头是否尚存游丝般的痕迹，或
许，那也是一种宽慰。

我去看紫荆的时候，恰巧遇到了
一群也是“迟到”的娃娃，他们依旧蹦
蹦跳跳，错过了春天里最好的景致，他
们竟没有半分的失落。经历了一场蓄
力的盛放，紫荆花树似乎元气大伤，枯
瘦得很，光秃秃的枝头低垂着，草丛上
铺了一层落英。境况不算太糟糕：单
薄的紫荆花瓣纵使失去了光泽，但依
然白得纯洁，粉得可爱，即便是沾染了
尘土，却又变成了另一种不同的色
调，倒增添了几分趣味。忽然，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不正像
是在春天里盖着的那条多彩丝棉被
吗？——离开了枝头的紫荆花竟变
成了大地的丝棉被！一股暖意缓缓
地流过我的心间。一起涌现的还有
清代诗人龚自珍笔下的“落红不是无
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或许，再过
几天，便再也看不清紫荆花的容颜
了，它们会随着时光腐烂、消融，直至
完全消失，寻不到一丝儿它们来过的
痕迹。

消失意味着消亡吗？不尽然。生
命消逝的同时意味着新生，这两种状
态不过是存在于不同的时空里罢了。
空落的枝头里藏着不落空的等待。时
光匆匆，种子会发芽，小树会长大，花
苞会展开，待到来年春天，依然会迎来
一派繁花盛景，新的娃娃依然会在花
树下蹦蹦跳跳找春天。或许，也会像
今天这样，春天已去，他们忙着捡起最
后一朵紫荆花夹在心爱的书页里，忙
着围观穿梭在“丝棉被”下搬运食物的
蚂蚁或打架的甲虫，忙着去发现一个
新的世界。何忧之有？何惧之有呢？

生命就是这样，无谓高低，有进
场，有退场，此消彼长，更替轮回，生生
不息，此为自然之道。人，也一样。

又见紫荆花
■ 石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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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茂名赋
■ 廖 君

春要走了
又要带走人间一季芳菲
谷雨潇潇呀
是为她送行来的吗

宋人王观说，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
可此刻我就在江南
在江南之南呀
春，到哪里去了呢

不问谷雨
谷雨潇潇
天地苍茫

往山里去吧
一个声音告诉我
邀上几个驴友，摩旅
或许，春天
就在山里呢

往西北去。不算太高的山
即便是顶峰，也不足千米
在半山，在六七百米的山谷里
徒步，寻春

春果然就在山里呀
看，油桐树枝头
才刚刚绽开的花瓣
那么的洁白，那么的粉嫩
不就是春的俏脸吗

春果然就在山里呀
看，山谷的几片草原
才刚刚长出新芽
嫩嫩的，油油的，那么的光鲜
那么的柔软
不就是春的胴体吗

春果然就在山里呀
你嗅一嗅，整个山谷
酥酥的，润润的
满是沁人心脾的芬芳
不就是春的体香吗

到花树下，到草地上
我要铺开茶具
煮一壶叶尖上的露水
泡一道刚采下的新茶
我要挽住春天的手
与春对饮

山里寻春
■ 张永忠

为斌妈心情沉重地回到家，打开厅门，
发现一片漆黑，心里一惊——儿子去哪
了？她赶紧拉亮灯，才看见罗为斌俯卧在
沙发上，身体微微颤抖。

她快步上前用手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感
觉滚烫滚烫的，不由惊呼道：“斌儿，你发高烧
了啊！去医院好吗？”罗为斌侧转了一下身
体，声音虚弱地答：“我躺一下就好了……”为
斌妈着急忙慌地从家里药箱取来一包退热散
和两片安乃近，让罗为斌兑开水服下。

看着眼前三魂不见七魄的儿子，为斌
妈既无奈又心疼：“你这么躺着也不是办
法，妈先给你煮碗面条吧？任何事都不如
身体要紧啊！”

罗为斌背过身去，面朝沙发里侧，不想
应话，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不想吃。

为斌妈长长叹了一口气：“斌儿，你是
妈的命根子，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妈，没——事。”罗为斌也不想让母亲
担忧，可心中郁结难消，无法强打起精神来。

“斌儿，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不忍见儿
子这般消沉，为斌妈尝试开口劝道。

可罗为斌对韩小倩情根深种，信誓旦
旦：“妈，我这辈子非小倩不娶！”

“斌儿，我刚才在韩家，看到小倩了，她
的态度非常坚决——”为斌妈的话还没说
完，罗为斌便抬起手轻摇了一下她的手臂，
声音颤颤哀求道：“妈，不要说了！”

为斌妈伸手握住罗为斌无力垂落的右
手，心想儿子弄成这副模样都是因为韩小
倩闷不吭声地同别人谈了恋爱。想起韩劲
交代的“任务”，她接着追问：“小倩在同谁
谈恋爱啊？韩劲让我回来问你，还说他知
道了才好想办法。”

“我不知道。”罗为斌现在心乱如麻，不
想让两家父母太操心，决定暂时先不把龙
涛明说出来。他此时的心境，恰似《也红
词》说的：“幽情谁问，寂寞欹香鬓。黄昏
近，落红成阵，尽是东风恨。”

而罗为斌苦苦爱恋着的韩小倩，昨晚也
一夜无眠。她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深觉解
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让罗为斌对她死心，主
动放弃娶她，爸爸才不会再逼她，她才能够
从上一辈人的恩情纠缠中解脱。于是第二
天，韩小倩早早来到办公室，将办公桌上的
东西稍作归整后，开始给罗为斌写信——

为斌哥：
展信佳，见字如晤。今日提笔写下这

封信，只因一直有些心里话难与你当面倾
诉，只好化作文字，望你能听我细细说来。

为斌哥，我们是一起在公安大院玩耍
长大的，还有铁蛋、阿狗、小胖子和小花他
们几个，我们从小就是亲如兄弟姐妹的好
朋友。我一直唤你作“哥哥”，而在我心里
也早就把你当成了亲哥哥。这么多年来，
你像对待亲妹妹那样一直保护我、照顾我，
对此我心怀感激。

从小到大，爸爸总和我说罗伯伯在战
场上救了他，罗伯伯对我们一家有救命之
恩。为了报这个“恩”，长辈们给你我结了

“娃娃亲”。我们两家都是山东鲁南人，讲
究恩怨分明、知恩图报，这也是我一直接受
的家庭教育，但我非常清楚，恩情和爱情完
全是两回事，我们不应该混为一谈。

为斌哥，两家父母是旧社会的过来人，
如果他们有像“娃娃亲”这类包办婚姻的旧
社会封建残余思想，情有可原。但你我已
是新时代的青年，怎能还如此迂腐地循旧
礼、听父命，任由长辈摆布我们的人生呢？

为斌哥，无论从前、现在还是到了将
来，我都永远将你当作亲哥哥！请你务必
明白，若我同你之间是爱情，哪怕没有父母
之命，我都会嫁给你，可事实是我另有了所
爱之人，那么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缔结婚姻
关系的。长久以来，在我俩的“婚约”问题
上，我父母为了给你家报恩一直对我施加
压力，使我不堪烦忧，所以我恳求你，像小
时候保护我、照顾我那样帮助我解除这份
深重的负担吧！非常感谢！

为斌哥，爸爸经常夸奖你事业心重、工
作能力强，我相信他的眼光，我也认为你是
非常优秀的兄长。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
将来一定会遇到与你真心相爱的好姑娘。
我衷心祝愿你不仅在事业上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而且在爱情里早日觅得佳人，获得
真正的幸福！

此致
敬礼！

你的妹妹韩小倩
10月8日

写到这里，韩小倩放下笔，从头到尾读
了几遍，反复斟酌字句，唯恐有哪个字、哪
句话说的意思不够准确到位，再误导罗为
斌想入非非。韩小倩将信纸简单地对折两
下就塞入信封，然后在信封写上罗为斌的
地址并贴上邮票——此时的韩小倩完全没
有给龙涛明手折千纸鹤那般的细致柔情，
满心只想赶紧把这封信寄出去，好早日断
了罗为斌对自己的念想。

随后，韩小倩拿着这封信来到综合室，
正好蒋刚在，便对蒋刚说：“蒋刚，你上午出
市区吗？”蒋刚笑着应道：“听韩秘书吩咐。”

“请你帮我拿这封信到市邮电局投递。”“好
哩。”蒋刚爽快答应。刚好他今天要到市区
采购一批办公用品，应下韩小倩投递信件
这桩小事不过做个顺水人情。

其实，按照蒋刚热心助人的习惯，即使
不去市区办事，也会专程帮韩小倩跑这一
趟的。调来树脂总厂不过三个月，有心潜
伏深入厂内职员关系网的蒋刚已经凭借热
心肠，迅速在领导同事之间树立了好口碑，
用韩小倩的话说，他就是厂里的“活雷
锋”。举个例子，蒋刚很细心，发现打字室、
司机室和综合室有不少年轻人早上贪睡，
来不及吃早餐就匆忙到厂上班了，他便每

天一早到市区早餐店，打包好一大袋油条、
馒头和煎饼带回厂，分发给没吃早餐的同
事，天天如此。有一次蒋刚感冒发烧了，还
特地打电话到早餐店，请店家将早餐送到
树脂总厂来，令打字室那些女孩感动得直
流眼泪。

现在厂里对蒋刚赞不绝口的人很多，
但对蒋刚忌惮得想要他死的人也有，那就
是保卫科那两位已深陷“毒窝”的正、副科
长。自陈桂和刘宏宏当了波叔在江南市的
毒品“拆家”后，“生意”做得那叫一个“兴
隆”。可这样的“好景”并不长，这段时间，
公安部门不断加大对毒品的打击力度，下
线人员纷纷落网，江南市毒品市场一时风
声鹤唳。刘宏宏已有几次电话联系交易
后，他手下派去接头交货的“散仔”和买家
就被抓捕了，这让陈桂和刘宏宏开始怀疑
身边可能埋伏了警方的线人或卧底。

前天，顶风作案的刘宏宏刚从包装车
间打完电话，神色紧张地准备离开，这时蒋
刚走了进来，和他当场打了个照面。

蒋刚笑呵呵地拦下刘宏宏，一脸关心
样问道：“刘科，看你这么着急的样子，是发
生什么大事了吗？”这一问可把本就心中有
鬼的刘宏宏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右手搓了
搓裤腿，有些不自然地同蒋刚打马虎眼：

“没啥事，这天下太平的能有啥大事，我就
是急着上洗手间而已哈！”说完，向蒋刚摆
摆手便三步并作两步地溜走了。

蒋刚本就是监测到包装车间有异常通
讯情况，才匆匆赶来侦查的。此刻望着刘
宏宏显得落荒而逃的背影，他炯炯的目光
中流露出探究的意味，喃喃自语道：“看来
有‘鱼’要浮出水面了！”敏锐察觉到刘宏宏
行为古怪，或许内藏文章，不过为免打草惊
蛇，他决定继续观察等待多两日，看能不能
跟到刘宏宏去和下线交易这条更有用的线
索，然后再向罗为斌报告。

却不知他的谨慎，反倒给了刘宏宏先
下手的机会。当日，刘宏宏回到保卫科室，
立即把自己碰到蒋刚的细节同陈桂讲了。
陈桂面色凝重，联想到前几次交易失败和
每当电话交易时，蒋刚必到现场，基本肯定
了蒋刚就是卧底。特别是刘宏宏已暴露，
必须尽快除掉“后患”。晚上，他们两个又
同波叔商量了一个“万全之策”。

很快，时间来到了陈桂和刘宏宏给蒋
刚布下“天罗地网”的日子，也正是蒋刚要
去市区采购的这天。他口袋里揣着韩小倩
交付的信件，步出总厂大楼门口，准备去车
班要车出市区。突然，刘宏宏骑着自行车
从大楼门口经过，并向厂内驶去。只见车
头挂着一个白色帆布袋，袋子底部透出的
印痕样子像是台电话机，蒋刚立马警惕起
来，寻思着这很有可能就是刘宏宏用来联

系毒品交易的那台“分机”，顾不上再多细
想，蒋刚疾跑到办公楼东边的单车棚，骑上
一辆自行车就追了上去。

树脂总厂面积很大，厂区内各种钢塔
林立，液化物料罐成片相接，大大小小的管
线在管廊架上纵横交错，加上各生产装置
区不是长方形就是正方形的，导致厂内马
路转弯处都为直角，这给追踪刘宏宏的蒋
刚造成了视线受阻的困难。眼看刘宏宏就
要消失在九号路拐弯角，蒋刚心急如焚，脚
下蹬得飞快。

说时迟那时快，蒋刚刚骑出拐角处，一
辆八轮货车直冲蒋刚急速而来，因为距离
太近，蒋刚眼看已躲闪不及，只能作出本能
反应使劲蹬开自行车，借力让自己的上半
身向旁飚出货车车轮。随着一阵钻心的疼
痛，蒋刚的双脚已被货车辗过，倒在血泊中
痛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附近作业区的
人才闻声赶至，报了警，并打电话到医护
室，通知厂医到现场来做抢救。

待厂医赶到现场，检查说蒋刚可能双
腿粉碎性骨折，而且失血过多，生命迹象微
弱，迅速将蒋刚送往了市医院。陈桂打电
话向总厂长龙涛明汇报了这起事故，接到
的指示是立即成立以他为组长，安全科副
科长陈建为副组长的事故调查小组。陈桂
窃喜这道指示正中他下怀，当天下午二时
就给出了蒋刚的车祸属于一起厂内交通事
故的结论报告。

车祸发生后，保护蒋刚安全的内线迅速
把消息告知了罗为斌，罗大队长迅速赶至市
医院。经向医生确认，蒋刚还有生命迹象，
但伤势严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抢救后要
转入监护病房继续观察治疗。罗为斌马上
将情况向韩劲副局长汇报。韩劲接报后，认
为蒋刚隶属省禁毒总队，便将他的情况告知
省禁毒总队，并上报给了市委书记许东。许
东高度重视，命令韩劲成立专案调查组深入
展开调查，同时致电市医院院长，要求不惜
一切代价，全力挽救蒋刚的生命。

韩劲汇报完后，也赶到医院并在院长
办公室紧急召开了案情分析及后续应对工
作会议。他提出，鉴于当前事态突变，务必
集中警力三管齐下：一是全力抢救蒋刚，待
他病情稳定后迅速秘密转往省医院；二是
马上对外宣布蒋刚“死讯”，制造假象放松
树脂总厂嫌疑人等的警惕；三是暂不对那
名肇事司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但由刑警
支队实施秘密监视。看此人能不能牵出藏
在背后的“黑手”。

上午十二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
蒋刚终于脱离了危险，但依旧昏迷不醒。
罗为斌征得医生同意，套着抗菌抗病毒的
白大褂、戴着医用手套，来到他病床前含着
泪水，庄严地给战友敬了个军礼！罗为斌

离开监护病房后，护士长给他递上蒋刚出
事时血迹斑斑的衣服。他坐在值班室，心
情沉重地检查衣袋里的物品，掏出了一条
手帕，四张拾元面额人民币和一封信，都沾
有血渍。罗为斌仔细检查，发现手帕右下
角绣有“小凤”两字，罗为斌为战友的铁骨
柔情深深敬服。再一看，这封沾有血渍的
信，赫然写着“罗为斌同志收”。看着这熟
悉的字迹，罗为斌一下子懵了：“小倩写给
自己的信怎么在蒋刚身上？”信内容写了什
么？职业素养制止了他打开信封的冲动，
他要把信交到领导手中打开。

罗为斌用护士托盘装上这些物品交给
韩劲。韩劲一眼便认出了女儿的字迹，心
里满是狐疑：“怎么蒋刚身上会有小倩写给
为斌的信？”于是戴上胶手套，打开信封，两
页单行信纸，一页写满，一页写了三分之
一，字体粗重有力。罗为斌也靠近过来，一
同阅读了信的内容。

罗为斌看完，两颗豆大的眼泪无声地掉
下来。韩劲本来想说，我生出了个浑蛋女
儿！但看到值班室还有几个干警，便忍住不
说，脸色气得铁青。韩劲向同事要来一支红
塔山烟，狠狠地抽了几口，待情绪平静下来
后，示意其他干警离开，以领导的口气交代
罗为斌：“罗大队长，目前重中之重是保护蒋
刚生命安全。蒋刚可能侦查到关键线索，毒
犯要杀人灭口。你除了加强在医院的安保
力量外，一定要按蒋刚牺牲的情形来办。同
时，蒋刚一时半会还醒不过来，你通知小倩
到派出所，询问这封信怎么在蒋刚身上。毒
犯猖狂至极，我们不能错失时机！”罗为斌坚
定地应答：“坚决按韩局指示办！”

韩劲离开后，罗为斌马上交代通知韩
小倩到派出所。

这边罗为斌他们在研究韩小倩的信件
怎么在蒋刚身上，那边陈桂则惴惴不安。
下午三时，独自来到帝皇酒店订了个饮茶
包间，然后在前台借用电话约见波叔。

他们俩见面后点了一壶茶，面对面坐
着，表情各异，陈桂一脸忧心忡忡，波叔却
气定神闲。陈桂在事故现场调查时，听到
的是蒋刚虽已身受重伤，可还没有完全断
气，他担心蒋刚万一被抢救了过来，不仅灭
口不成还反而给警方增加了肇事司机这个
突破口。波叔看着陈桂坐立不安的模样，
一边拿起桌上的茶杯呷茶，一边说：“我从
医院那边收到了最新消息，蒋刚因失血过
多救治不及，已死亡。那名司机是经了好
几手另雇来的，同你我根本就没接触过，完
全不用担心。”

陈桂一时半信半疑。波叔脸部横肉一
颤，“嘿嘿”两声后，接着奸笑说：“陈桂呀，
要是今天蒋刚没死成，那么要死的第一个
就是我那远房侄子，看来他命大哇！”陈桂
听了，心里一紧，深觉波叔心狠手辣的同
时，更惊恐于自己其实也同刘宏宏一样，生
命掌握在波叔手中。

如此惊心动魄的一日过后，身陷泥淖
的陈桂与刘宏宏将何去何从？而罗为斌同
韩小倩在派出所见面后，两人又会产生怎
样的矛盾纠缠？请看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小说连载

■阿明



我在暗香浮动的河里相遇一尾鱼
一尾腰肢婀娜的鱼在水底的

园圃里干活
我在岸上凝望一双桃色的眼睛
此刻水的深度归零
我迷离的眼球发亮
企图捕获一束光的情意
我悄悄地靠近你
又怕惊起水花
水的流言穿透夜色
我们默默对视
有风在语
鱼不语
那个夜幕封闭的空间
只有我们呼吸的声音
洗白一河的春水
我知道一旦捕获你

我们在水与岸之间将失去
界定的意义

一只鸟一只鸟

我飞到十四层的阳台
十月向北的冷风吹出我的

羽毛
远眺山那边的乡下
我的兄弟姐妹们
以镀了金的嗓子
对着果园歌唱
我流连的歌声
仿佛在高楼上空盘旋
我抓住高楼的根系
站立
走过春天
又走过秋天

与一尾鱼对视（外一首）

■ 黄元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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